
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2, 11(3), 103-109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2.113016  

文章引用: 刘中钰, 肖涛. 新时代影视剧女性群像建构[J]. 艺术研究快报, 2022, 11(3): 103-109.  
DOI: 10.12677/arl.2022.113016 

 
 

新时代影视剧女性群像建构 
——基于女性角色的台词分析 

刘中钰，肖  涛 

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岳阳  
 
收稿日期：2022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22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22年7月28日 

 
 

 
摘  要 

影视剧是展示当代女性形象的重要渠道，女性同样也是影视剧创作的一个热点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角色的形象在影视剧中有了巨大变化。通过相关角色的人物台词分析，不仅

展现了当下女性角色塑造的主流趋势，也反映了两性文化、影视剧创作、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多个方面的

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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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show the image of contemporary women, 
and women are also a hot topic in the cre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status, the image of women’s roles has 
changed greatly in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s and lines of re-
levant roles, not only show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female role shaping, but also reflects th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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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gender cul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 creation, social mainstream 
valu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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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影视作品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宣传渠道，对人民群众具有教化作用。

今天，影视作品在角色上不再将女性塑造为“家庭主妇”、“职场强人”、“草根逆袭”等传统的女性

形象，而是创造出了一批具有独立自强意识的女性群像。梳理近几年来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其中

典型人物的台词，可以体现社会发展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和女性力量的重要性，为讲好中国女性的奋斗故

事提供方向。 

2. 影视剧中女性角色的固化形象设定 

2.1. 女性身份认同与物质符号进行长期捆绑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女人与自己的关系是由符号表达和维持的，那些符号构成了女性范

例。仔细观察某些女性角色形象，可以发现影视剧希望女性角色依赖物质符号对其身体进行“改造”。

而奢侈品往往成为了“改造”的重要道具，同时也成为了具体的物质符号能指。活跃在电视剧这类媒

介场域中的女性镜像，往往会成为现实社会中“物欲”的表征对象，创作者或多或少地加剧了女性“物

欲”的媒介化呈现[1]。这种与物质符号进行挂钩的关系，在影视剧里一般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在电视

剧《三十而已》里，女主顾佳为了事业希望可以进入太太圈，她依托好友王漫妮挑选合适的包作为敲

开进入太太圈大门的敲门砖，这是一种主动与物质符号相连的行为。 

顾佳：“这不是一个包那么简单，它是武器，我希望拿它可以敲开那扇门。” 

一个包成为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门票，它是用来交换商业信息的货币，是顾佳建立人脉关系的钥匙，

是她的身份象征。太太圈里的人用包或者是其他一切带有能值意义的符号来区分三六九等，包可以是包，

也可以是表、化妆品、衣服等等。 
另一种与物质符号进行捆绑的关系则是被动的，在剧中王漫妮接待的一位顾客角色就进行了被动捆

绑。这位顾客的出场是一位买菜妇女的形象，灰色的卫衣搭配普通的牛仔裤，加上一双其貌不扬的运动

鞋，却踏入了王漫妮所工作的高档珠宝店里要求购买高级定制珠宝。 

“……接着，我老公就把一直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带回来了，要跟我离婚，钱我分到了，家业也没了。当那个

女人浑身都是名牌保养得很好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我看看我自己……最可笑的是我那个包包，还是结婚纪念

日我老公送我的，我还不舍得背嘞。我那天啊，我到你们这个商场我没别的，我就是想花钱，谢谢你。” 

这位女性顾客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反映的却是当代社会女性面对男性视觉文化当道的一

种无奈举措。男性视觉文化要求女性以夺人的美貌姿态出现在社会群体面前，女性在面对家庭或职场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2.11301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中钰，肖涛 
 

 

DOI: 10.12677/arl.2022.113016 105 艺术研究快报 
 

不幸时，为了迎合也企图利用名牌、符号、身份进行自我麻痹，慢慢被消费主义的牢笼所束缚。他们用

被符号所改造后的样貌来获得周围环境里相关群体的认同，甚至在被物质符号所充斥的环境里开辟了一

条新的人生赛道，以消费品作为这条人生赛道上输赢的评判标准，而在被动的与物质符号进行捆绑的过

程中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奴隶。 

2.2. 以极端原生家庭背景放大两性对立矛盾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我国家庭内部关系中的女性地位也有了巨大变化。影视剧的创作也

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并放弃以婆媳冲突为主的叙事视角塑造女性角色。但在儿女关系趋同化的趋势之

下以原始家庭的叙事视角又将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推入了另一个极端方向：即以极端原生家庭背景放大

两性对立矛盾。中国家庭在与家庭相关的传统社会伦理中，一直把“继承”和“赡养”作为两大核心问

题。但在旧观念里，无论是继承还是赡养，女儿这一角色都被排除在外。《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认

为传统的伦理观没有把女儿纳入到这一过程中，因为女儿并不是家族内部的后人，无法继承遗产，自然

也没有义务赡养年老的父母。在现在的影视剧中虽可以看到创作者们试图打破这一传统观念，把女儿塑

造为也可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重要角色，但在两性人物形象的设定上却遇到瓶颈。作为年轻人孩童时期

命运的支使者以及年轻人的对立面，当前电视剧原生家庭故事的呈现中，父辈形象塑造存在着极致化、

模式化倾向[2]。这里以《都挺好》和《安家》两部电视剧的人物对话台词为例进行分析。 
电视剧《都挺好》里苏母对两个儿子关爱至佳，而对自己的小女儿苏明玉却吝啬至极。下面的一段

人物对话里，就把被区别对待的女儿、偏心的母亲和懦弱的父亲三种原生家庭里典型的人物形象展现的

淋漓尽致。 

苏明玉：“大哥出国家里没钱你宁肯卖房子也要支持，苏明成结婚你卖房子也要满足。那我呢？你们为我呢？

凭什么我想上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苏父：“明玉，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 

苏明玉：“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

的软柿子，你要是能像个男人堂堂正正地当一个一家之主好好管管你老婆，这个家也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苏母：“瞧瞧，这就是你惯出来的女儿。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呐！” 

电视剧《安家》的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延续了和《都挺好》同样的人物塑造方向。《安家》里的房

似锦自小受到母亲的严苛对待，她被爷爷养大，长大后来到城市打拼却经常被母亲要挟寄钱回家用来帮

扶弟弟，下面的人物对话讲的是房似锦在得知爷爷去世并且自身积怨已久后终于与家人断绝关系的情节。 

弟弟：“姐，你别走。” 

房似锦：“别再跟着我了，以后别再联系我了！” 

弟弟：“姐，你别这么说。” 

房似锦：“既然在潘贵雨(房母)眼里，只有你一个人给房家续香火，那你就应该像个男人一样，你靠别人，算

什么男人！” 

弟弟：“姐，我没本事，我没有，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不会扔下我不管的姐。” 

房似锦：“她一直拿你当筹码来敲诈我，该结束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再也不会管你了，我不会给

你钱了。我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我说到做到！” 

从两部电视剧中的关键人物台词里来看，在影视剧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热衷于把女儿当作家族内部

里儿子的成长牺牲品，而父代双亲中某一方的懦弱不作为，或是家族中其他男性成员不作为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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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成为了展现原生家庭环境的共同点。另一方面，这些影视剧作品都让女主成功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

凭借自身能力在某个领域里成为了强大的人物，这样充满正能量的人物形象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女性观

众群体起到激励作用，但观众一旦多次接受对于原生家庭的俗套情节设计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也会对

剧中原生家庭里如此病态的亲子关系存疑。 
最后对于相关男性角色的形象塑造则为了突出女性角色与原生家庭的矛盾也同样陷入极端：将男性

角色无一例外的塑造为负面形象。《都挺好》里的苏父懦弱自私、大哥苏明哲自大骄傲、二哥苏明成啃

老且蛮横无理；《安家》里的安父同样对于安母苛刻对待女儿的行为不管不顾，而房似锦的弟弟心安理

得的拿着房母从女儿那搜刮的钱；《欢乐颂》里樊胜美的哥哥也因外债无力偿还选择压榨妹妹。这样将

两性角色形象的极端塑造在凸显女性价值上起到的作用事实上是微乎其微的，还可能极易导致性别对立

的情况出现。 

2.3. 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 

在以往的女性题材剧作中，女性长期被定义为男性的“他者”而存在，影像是被男性控制的，因此

女性在由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是缺席的[3]。这里以《我的前半生》为例，为丈夫陈俊生做出牺牲选择

做全职太太的罗子君在几乎完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因为丈夫背叛婚姻而无奈选择离婚，过上了单身母亲

的生活。 

罗子君：“你叫我不要工作，你说你可以养我，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现在反过头来拿这些来反击我。我是

没有工作，我是脱离这个社会很久，我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可是我也有朋友，我才三十多，我也可以好好活下去的。” 

陈俊生：“我是希望你的生活能够尽量维持原状嘛……” 

罗子君：“家都没了怎么维持原状？我求你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个家……给你时间啊，三个月、四个月、半年、

一年……” 

陈俊生打断罗子君 

陈俊生：“我爱她，无可救药的爱她。” 

罗子君：“以前，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罗子君起身离开…… 

像罗子君这样因为家庭放弃事业，缺乏独立经济收入的全职太太形象在影视剧中数不胜数，丈夫成

了这些女性角色生活中所有的动力来源。这些影视作品都反映了妇女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产之外，充当

起了家庭内部的“无产阶级者”的专偶制家庭悲惨婚姻结果。妻子是丈夫的个人服务人员，女性群体在

参与社会公共生产与履行家庭义务的选择中放弃前者。而丈夫往往默认为是赚钱养家的重要角色，如果

失去丈夫，妻子将无力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冲击，这也导致了丈夫天然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统治

地位。影视作品热衷于把女性角色塑造成过度依赖男性的依附姿态形象，且无论是在情感生活层面还是

在个人事业层面上。 

3. 女性角色形象的变迁方向 

3.1. 以大环境态度刺激女性角色摆脱男性话语权控制 

女性主义中地位期望理论提出：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

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

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就得到了巩固。而影视剧作品的大环境里，

男性群体的期望值通常高于女性，女性在社会舞台中扮演着弱势群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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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海情》为例，水花双腿残疾的丈夫永富极力反对水花借贷款来学习蘑菇种植技术，即使水花

为永富买了轮椅，两夫妻还是发生了争吵。 

水花：“永富，咱不着急。要是能卖了菇，轮椅咱就不用退了。” 

永富：“还不着急，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啊？咱家欠着贷款呢！还不把这个退了还钱！我当初跟你说不让贷

款不让种菇。我是个废人，家里有啥闪失，我搭不上手。我就不明白了，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为啥要种菇……” 

双方沉默 

水花：“……我是娃她妈了，是你媳妇，说出这样的话，伤我，也伤你自己。你要真是那混蛋的人，咱俩早就

打着散了。你不是，我也知道你不是，这就是咱俩拴到一起的命！轮椅不能退！不能退！轮椅是我买给你的，我就

是想让你坐上去……”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永富希望水花可以听他的话，即使学习蘑菇种植技术可以脱贫致富，但永

富也不愿意水花冒险，就算水花买了轮椅，他心中依旧充满怨言。虽然这段对话只展现了剧中永富这一

种男性形象，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永富代表的则是大部分中国男性对于女性的话语权的控制态度：希

望自己的妻子能以自己为中心，家里大事小事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丈夫手里。但水花依旧坚持自己心中

的想法，这与当时的女性群体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她走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大环境，展现了中国新

时代女性形象的雏形。 
同类型的人物设定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也能看到。 

“妈妈说，女孩儿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这是周家女儿周蓉为了爱情瞒着家人下乡贵州山区后给家里写的信中的一句话，表面上看来周蓉这

种行为是自私且幼稚的，但在那个年代周蓉可以认识到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应该在最好的年华中追逐

理想与爱已难能可贵。当然周蓉的这种行为也遭到了群体内两性的反对，周母骂她大逆不道，周父甚至

来信说要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周蓉也因此很多年未回乡探亲。 

3.2. 二次成长进行形象蜕变 

影视剧作品中女性主义一直作为近几年来热门的创作题材，但就如上文所说，影视剧中对于女性角色

的塑造很难有新突破，或捆绑物欲，或依附男性。这些女性角色一旦在剧中出现就以已经确定好的性格特

征来解释其行为习惯，观众无法随着情节的发展体会到女性角色的成长变化，角色也无法传达现实意义。

在此对照下，诸多都市剧选择用淡化外部大冲突，突出日常小生活的方式，以个体家庭遭遇和生命体验来

表现当代女性的爱情追求、成长蜕变和价值困惑，实现了影像内涵意义的呈现，并介入建构了普遍性的情

感认同和文化价值[4]。这里以《乔家的儿女》和《人世间》两部电视剧中乔四美与周蓉两个具有代表性人

物的台词做分析，借这两个角色展现出影视剧作品中爱情观方面女性角色形象的二次成长蜕变。 
乔四美离婚前后的台词对比 

在结婚前：“可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远，我来这里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我哪我都不觉得远！” 

离婚后：“以前啊，总是把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给你。不管你喜不喜欢，想不想要，全都塞给你，到

最后弄得自己也累，以后不想这样了。 

周蓉与丈夫离婚台词 

冯化成：“当年你为了我，一个人跑到贵州大山……” 

周蓉：“谁都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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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化成：“你跟我，就是因为年轻犯了个错误？” 

周蓉：“可以这么说。” 

冯化成：“从来没爱过？” 

周蓉：“当时以为是爱……” 

当下影视剧在角色的形象塑造上往往会注重女性前后期的对比，这也有利于帮助女性群体确立独立

意识的人格。通过对人物的形象构造，展现人物在不同人生经历中不同的心路历程，角色的成长变化顺

应的也是当今社会中女性扮演的单一社会形象转为多维社会形象的理性认知。虽然电视剧把这些角色的

前期形象塑造为感性人物，如乔四美可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独自奔赴西藏，周蓉也同样下山贵州追寻诗

和远方，这样的前期形象就足够吸引观众眼球。他们对于命运的不顺从，把自己的人生体验放在首位，

已在一批以家庭主妇或职场强人的女性角色形象里脱颖而出。后期二次成长后的形象又与前期产生了巨

大反差，以女性的视角表达对自我情感与自我价值的反思，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无不令人感动。 

3.3. 将角色形象塑造融入时代发展的宏伟叙事主题之中 

近年来影视剧市场中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以傲人之势闪亮出圈，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又将女性形象带

入了更高层面的舞台上。创作者们没有选择以说教的方式将历史中典型人物的故事作为主要讲述对象，

而是越来越倾向从个体人物出发打通与观众之间的共通情感通道。将小人物的命运放到台前，将历史变

动的时代风云置于后台，不仅全面地重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状况，使年轻一

代的观众全面了解那个年代的发展，还能够促使经历过改革开放时期的人们忆苦思甜，在回顾过去的同

时，体会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5]。 
《山海情》里水花因为国家的利民政策得以贷款向国家借钱种植蘑菇摆脱贫困，后来在镇上开了一

家超市又为丈夫装上了假肢；剧中的另一个女孩儿麦苗响应政府号召远赴福建工作，在大城市中历练了

自己又增长了见识，事业有成后回到家乡，为家乡建设再出一份力。《大江大河》里宋运萍恢复高考后

如愿被录取，虽然自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但与丈夫一同为家乡建设而忙碌，活出了不平凡的一生；《人

世间》里周蓉敢爱敢恨，同样也因为恢复高考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当上大学教授。水花、麦苗、宋运萍、

周蓉是那一代女性的代表，他们充满朝气与活力，与时代共生共存。从弱小到强大，这是祖国的伟大历

程，也是中国女性的缩影。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自尊自爱、自立自强，以聪明才智或努力的汗水改善生

活条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些女性角色形象反映现实，关注时代，他们以自身的幸福、困境、成长

等人生经历与观众共鸣。让观众跟随电视剧的情节发展感受到国家的繁荣、社会的变迁、百姓的幸福。 

4. 影视剧中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 

从影视剧女性台词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女性形象在时代洪流中已逐渐从世俗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放

观整个世界，中国女性的解放事业无疑又是一个典型又成功的案例。影视剧中关于女性的议题的呈现，

都与现实世界里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政治环境、社会习俗等等因素有关。 

4.1. 现代家庭亲子关系中儿女关系趋同化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里只有儿子才有资格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而女儿被排除在继承

与赡养的环节之外。影视剧创作借助这一传统观念放大了家庭中的两性矛盾，以病态代替常态，以极端

代替全面。但在生育观念的转变下，父代与女儿之间的互动减少了伦理上的束缚，相反还增加了情感的

依赖性，尤其是情感支持的功能[6]。同时女性经济独立自主的能力也在日益提高，即使已结婚成家，但

拥有自由支配的经济的能力，也会为父代提供经济支持，更加促使了儿女关系的趋同化。《都挺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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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明玉就是如此，在拥有了独立经济能力后为其父进行经济反馈，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

位在家庭地位中占得优势。因此代际关系中女性地位的提升自然成为了影视剧女性角色形象塑造的灵感

源泉，同时在儿女关系趋同化的影响下也会有更多的新女性形象不断涌现 

4.2. 对于女性的社会要求不断提高 

中国女性从封建社会走到如今，一直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从影视作品中已经成功

塑造好的女性形象来看，他们跳脱家庭走进社会，从依附姿态又变为独立自主的形象，甚至进入了社会

上流。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整体提高，也看到了对于女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今天对女性的要求已经

从家庭到职场，从家务到业务，从外表到内涵，从物质生活到精神追求，方方面面都对女性有了更高的

要求[7]。《三十而已》、《都挺好》、《我的前半生》等电视剧播出后，更是在社会上引发了对于当代

女性要求的热议，大众要求女性有高颜值高学历；既可以照顾好家庭也可以在事业上有一番成就；甚至

还要求可以成为丈夫成功路上的左膀右臂。从关注婆媳妯娌的影视剧时代到大女主都市剧时代，对于女

性早已不再是“贤良淑德”的简单要求，也正因为社会对于女性要求的提高，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也

随着社会潮流不断创新。 

5. 结语 

中国影视剧作品女性角色形象经历了婆媳妯娌到大女主的演变，在形象变化的过程中反映的是社会

主流价值观的变化，体现的是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但女性到底应该要以何种形象在未来与男性共同

参与社会分工与合？女性是否可以彻底的摆脱刻板印象？在此种疑问下，女性角色的形象设计就更要突

破传统性别符号，迎合群众意向与社会走向。影视作品创作者们也大可对不同类别的观众群体进行分析，

收集观众观后体验，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手段预测观众对于相应角色的人设期待，进而塑造多元化的当代

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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